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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彤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

上海金沙江路南侧的华师大二村，一座座
老公寓楼掩映在绿树中，周遭显得格外清幽，楼
外红砖白墙，楼内红木楼梯，有一种扑面而来的
年代感。

其中一座公寓的三楼，有些年头的老屋内，如
今空空如也，仅剩几件旧家具，木地板上的褐色油
漆多处剥落，只有墙面上的几幅相框，述说着居住
于此的一位老先生昔日潜心伏案的情景。

2019 年 6月 25 日，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教
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在上
海逝世，享年 105 岁。

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

大师仙逝，媒体上涌出潮水般的悼念文字，格
非、南帆等作家写下文章，追忆与老师的种种往
事；不曾谋面的年轻人，回忆起第一节大学语文课
上就听到先生的名字。

徐中玉是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
“大学语文”这门公共课，曾在我国高校中

普遍开设。但在 1952 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教育
学习苏联模式，大学语文课程不再开设，从此中
断 30 年。

“当时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严重
脱节，大学生普遍存在人文知识匮乏、文化素养缺
失的问题。”徐中玉生前曾这样写道。

上世纪 70 年代末，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
系主任的徐中玉与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等
共同倡议，率先在这两所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
程。随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陆续恢
复这门课程。

1981 年，由徐中玉担任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
《大学语文》教材出版。这版教材一出版便颇受欢
迎，两年时间里，登上了三百多所大专院校的课
堂。此后每三五年，便推出新的修订版。30 多年
来，仅全日制本科《大学语文》教材，就累计发行
3000 多万册。

历次修订，徐中玉都主张精选中国优秀文学
名作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重在培养学生的
人文精神，薰陶滋润。”

有段时间，一种怀疑、否定过去文化传统的思
潮兴起，认为过去的传统有一些表现“民族劣根性
的东西”，许多作品“已经陈旧，不必再读”。徐中玉
当时“非常气愤”，“十年‘文革’才过去，就有人忘了
‘文革’过程中‘要彻底扫荡过去一切遗产’带来的沉
痛教训了。”在他看来，“不管编哪种大学语文，传
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宗旨不能变。”

2018 年，《大学语文》第 11 版发布，年过百岁
的徐中玉，仍名列教材主编之首。“你不一定认识
他，但一定上过《大学语文》。”一个人的逝世，唤起
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华东师大作家群”绝非偶然

在华师大二村，如今空空荡荡的旧屋，过去几
十年里却总显得拥挤又热闹。每间房的墙面摆满
了书架，无处安放的书籍甚至“占领”了走廊。

朝南的一间是书房也是课堂，“先生的课堂在
家中进行，每周一次由先生主导所有学生讨论文
学话题，借此传授文学知识，锻炼研究思路。”华东
师范大学教授谭帆，回忆跟着研究生导师徐中玉
学习的场景。

几个研究生坐在一张旧沙发上，手捧一杯热
茶，自由自在地讨论乃至激辩。“先生从不干涉我
们的想法，他通常是坐在那把硬木椅上，仔细倾听
我们的观点，最后略为点拨，或者做一个引导性的
总结，留下让我们自己领悟的空间。”这种自由的
课堂，让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南帆至今记忆犹新。

上世纪 80 年代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徐中
玉，总是拎一个公文包疾步穿过校园。学生眼中，
这是一位德高望重、名气很大又非常严肃的老师，
以至于南帆每次遇到他“心里未免惴惴的”，谭帆
在研究生学习上始终不敢懈怠。

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严格，在生活中对学生
极尽照顾。南帆还记得，在老师家上课结束后，还
能蹭到一顿丰盛的午饭。学生毛时安在追忆文章
中写道：“他对我恩重如山，我和他也情同父子。先
生一生就想着怎么帮助别人。直到他住院，我们去
看他，虽然已经失忆，他还是会说一句，你们找我
有什么事。他永远都在想着帮别人做事情。”

徐中玉担任系主任期间，做出一项史无前例
的规定——— 鼓励学生写作，学生可以用创作出的
作品代替毕业论文，用文学代替学术。学生赵丽
宏、王小鹰的毕业论文即是一本诗集。

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格非、南帆、毛
时安、陈伯海等，从华东师大中文系走出，日后形
成了享誉文坛的“华东师大作家群”，绝非偶然。

“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

徐中玉的大半生，都是在大学里苦读精思度
过的。但在学生南帆看来，先生不是那种皓首穷经
的书斋型学者，“徐先生的心思很大”。

毕业后的二三十年，南帆常到上海拜见先
生，师生闲聊之中，徐先生提到的通常是国计民
生的大事，譬如高等教育问题、台海局势、金融危
机等，“饮食起居这些琐碎的小事是没有资格成
为话题的”。

在其共 6 卷的《徐中玉文集》中，老先生以“忧
患深深八十年——— 我与中国二十世纪”作为全书
的开篇，他回顾一生遭遇，“忧患意识都始终在心
中激荡不已”。

1915 年，徐中玉出生在江苏江阴华士镇一
个清贫的家庭。5月，对小学时期的徐中玉，有
着特殊的仪式感，因为在那个月“要参加好几次
国耻纪念游行”。1915 年 5月 9 日，袁世凯政府
承认了耻辱的“二十一条”。后来，全国的学校将
这一天定为国耻日。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五
四运动、上海“五卅惨案”、“五三济南惨案”等一
连串带有国耻色彩的事件，相继发生在这个不
寻常的月份。

在那几天，徐中玉都会走在一群小学生中
间，手里举着小旗子，跟着老师们，高喊着小旗
上写的口号，花一两个小时沿着不大的华士镇
游行一圈。

这个 10 来岁的小男孩，当时还“不大了解
这种行动的作用”，后来却发现“我们这一代人
的发愤图强，誓雪国耻，要求进步，坚主改革，不
论在什么环境、困难下总仍抱着忧患意识与对
国家民族负有自己责任的态度，是同我们从小
就受到的这种国耻教育极有关系的。”

徐中玉在无锡读高中时，“九一八事变”爆
发，他便跟着同学跃上前往南京的火车，加入到
学生请愿团队伍，听到“攘外必先安内”的旧调
后感到失望。他和十多位同学，订阅了邹韬奋主
编的《生活周刊》，受到刊物上带有政论色彩的
“小言论”熏陶，他们跑到乡下宣传抗日。

1934 年，当完两年小学教师后的徐中玉，
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后辗转到重庆
中央大学，最后读了迁到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
研究院。

国难当头，受到进步书刊影响的徐中玉，参
加进步同学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作街头演讲，
下乡演剧，写抗日文字。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
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好友们，分去各地参加打
游击直接抗日，他随学校西迁，选择继续从事文
学研究工作，以笔为枪，在重庆只为要求抗日的
进步刊物写稿。

此后数十年间，虽颠沛流离、屡遭挫折，徐
中玉每每想到青岛的好友们，便“增多了面对艰
难时世的准备、信念与勇气”。1984 年，年近 70
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归属于为人民、为

社会主义、为人类服务的这一高尚目标、理想”。
成长于动荡年代的经历，让徐中玉在毕

生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心忧国家，“文艺必须
有益于世道人心”，是他年轻时就开始信奉
的观点。

上世纪 80 年代，初见徐中玉“心里未免惴
惴”的南帆，试图从书本里认识这位老师，他看到
这样一种文字风格：耿直硬朗，直陈要义，不遮
掩，不迂回，摒除各种理论术语的多余装饰。“我
时常觉得，这种文字象征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
硬骨头。”

“精神舟楫”

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珍藏着一张张已
经卷边泛黄的卡片，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另
一种特殊象征。

保姆小胡来到华师大二村的老公寓时，徐
中玉已是 96 岁高龄。在她印象中，先生每天坐
在那张硬木椅上，身体淹没在一摞一摞的书籍
中，静静地看报、剪报、做卡片，直到百岁后精力
不济、无法坚持之时。

在国立山东大学受到叶石荪先生的指导，
20 岁刚出头的徐中玉，开始走上学习文艺理论
的道路，终其一生，“新新旧旧都没有离开过文
艺理论”。

他自幼跟着钟情旧学的老先生，摇头晃脑
朗诵文言文，却不知何以批评鉴赏，终于在叶石
荪“文学批评原理”和“文艺心理学”两门课堂上
发现了新的世界。

对徐中玉来说，那是一段风华正茂的往事，
叶石荪参加学生的文学集会，同学生一道到郊
外爬山，邀学生到他家谈天，“叶先生给我们看
他多年积累下来的大批卡片，告诉我们为什么
要做和怎样做卡片的道理和方法。”

后来，徐中玉读了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彼时
学校已迁到云南澄江。在澄江城外荒山上的“斗
母阁”，晚上一灯如豆，伴着山野里的呼呼风声，
徐中玉夜以继日，心想手抄，积累下上万张卡
片，完成了 30 万字的论文。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徐中玉被错划成“右
派”，被赶去图书馆库房整理书卡。此后 20 年间，
“在孤立监改扫地除草之余”，他新读七百多种书，
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一千万字，“甘于寂寞，
自求心安，到底没有把二十年光阴完全白过。”

南帆觉得，读书与卡片，成了先生横渡 20 年
厄运的精神舟楫。

“我很重视搜集之功，也不辞抄撮之劳。如不
能积累尽可能丰富的材料，怎么谈得来研究？”徐
中玉生前回忆，40 多年来，断断续续手抄笔写的
材料总有两三千万字。

如此扎实的学术功底，使得他日后著述颇
丰、涉猎甚广，从苏轼到鲁迅，从古代文学到近现
代文学，在文艺学研究上他打通古今，创办我国
文艺理论第一个协会———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为
我国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谭帆认为，徐先生的风骨不是两耳不闻窗外
事的独善其身，而是积极关照社会现实，有知识
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他十分强调学术的
现实性——— 文艺理论应介入社会现实，在承担社
会责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捐出生平积蓄与藏书

夏日的华师大二村老公寓，红砖白墙与红木
楼梯，多年来不曾变样，微风吹来，树叶慵懒地摇
曳，时间似乎静止了下来。

一同静止的，还有过去几十年间徐中玉的旧
屋。书房里的景象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一面
墙上增添了一台空调机，屋子数载不曾装修。他
不在乎生活享受，过着简朴的生活，衣服鞋子破
了不舍得扔，一定让保姆小胡拿去补了继续穿。

学生们早已熟悉他至真至诚的人格，当这位
老教授前些年捐出生平积蓄 100 万元，设立“中玉
教育基金”时，他们都不曾感到惊讶。

徐中玉晚年仍专注学术，在华东师大任教到
70 多岁退休。此后仍担任《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主
编至 96 岁。谭帆记得，在这期间，徐先生坚持对
所有来稿亲自过目、一一筛选，每一期杂志定稿
分类、分栏目，他都亲自操刀，不会用电脑，他就
一直坚持手抄笔记的方式，复印后分发给各副编
审过目。

96 岁时，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不再适合出远
门了，却还惦记着语文教育事业。倔强的老爷子，
不顾儿女的劝说，还是最后一次参加了全国大学
语文研究会的年会。

百岁以后，他又把毕生的最大“财富”捐出，5
万多册藏书给了校图书馆，数不尽的手稿和卡片
给了校档案馆。

2014 年 12月 17 日，上海大剧院，作为上海
文学艺术类的最高奖项，中断 12 年之久的“上海
文学艺术奖”在这里举行颁奖典礼，文学理论家徐
中玉、钱谷融，表演艺术家焦晃，三位德高望重的
大家荣获“终身成就奖”。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在起草
颁奖词时为徐中玉写道：

一百年追随祖国追随时代追随人民，不离不
弃。他敢于担当，勇于直言，深具中国传统知识分
子的风骨和家国情怀。八十年甘于寂寞，不求闻
达，潜心中国古代文论的积累研究，经世致用，融
汇古今，特别重视古代创作经验的当代总结，著
作等身。始终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为推进当代
文艺理论体系建设竭尽全力。

仲夏凉夜，灿星陨落；斯人已逝，风骨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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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琳

2017 年 5月，横空出世的阿尔法狗，让人工
智能传遍街头巷尾、童叟皆知。

就在那个 5月，我国人工智能的先驱、著名数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
者、“吴方法”创立者吴文俊先生，安静地走完了他
自己的一生，享年 98 岁。

今年 5月，13 位两院院士以及数十位国内外
知名专家学者来到上海，纪念吴文俊先生诞辰百
年，也为新设立的上海交通大学吴文俊数学中心
建言献计。

“他的工作无疑属于上个世纪中国数学赶
超国际世界水平标志性的成果。”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数学会理事长袁亚湘这样说；“他亲自
点燃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创新精神”，在唁电中，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
德毅写道。

如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从概念走向
现实，专利数、投资额、公司量都在全球处于第一
梯队。化身浩瀚宇宙中一颗名为“吴文俊星”的小
行星，吴先生和他一直倡导的“科学道路上没有便
宜可捡”的科学精神，至今指引着这一代的 AI 人。

终身学习的老“顽”童

“中国有多少数学家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基础
算法研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日前的“徐
匡迪之问”，直击国内人工智能 AI 发展的要害
之处。

而回溯吴文俊先生的一生，则是通过终身学
习，开创基础研究新方向的真实写照。吴先生

1919 年 5 月出生于上海，1940 年毕业于上海交
通大学，1949 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随后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任研究员。新中国成立
后，吴先生于 1951 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
国科学院任教职。2000 年，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

“最早听说吴先生的大名，是在上大学时，同
学跟我讲起，中科院数学所有个能人，能够同时
‘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当时就觉得这人有点像左
手与右手打架的老顽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理学
院教师林开亮这样回忆道。

在不少数学家的眼里，之所以说吴文俊先生
是数学界的“老顽童”，来自于他永怀幼童的好奇
心。用吴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喜欢“东看西看”。

他的口述自传里写道：“我是个想怎样就怎
样的人，想玩就玩，想工作就安安静静地工作，从
不多想。读历史书籍、看历史电影帮助我的学术
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我的全局观念和战
略眼光”。

他所说的“东看西看”，大约等同于在年近花
甲之际，从零开始自学计算机编程。“在从事机器
证明初期，没有计算机可以使用，为了验证其方法
的有效性，吴文俊对上千项的多项式进行笔算，常
常持续多日”。

吴文俊先生从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中获得启
发，提出了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方法，该方法
在科技文献中被称为“吴方法”。这一项工作被认
为是自动推理领域的一个里程碑，让他获得了国
际自动推理学会最高奖。

“机械化，贯穿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是机械
化，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就是构造性和机械化。中
国古代数学是着重解决实际问题，它的方法是‘机

械’的，跟西方数学的证明不一样，灵机一动什
么的。这是我的发现，这是我真正读懂了中国古
代数学”。吴先生在口述自传中说。

他的不少学生回忆说，吴先生一直在教学
中强调，做研究工作，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方
向，不要老是跟着别人做。而他自己开创的数

学机械化研究，就是中国人自己的方向、自己
的思想。

“科学就该实实在在的，对就对，错就错，这
是最起码的科学态度。不是有个笑话吗，选医生
的时候要选他背后的鬼最多的那位。在科学的
道路上没有‘便宜’可捡，没有廉价的成果，不要
抱着侥幸的心理。”吴先生说。

为人工智能“原创精神”持续发声

“机器的出现延伸了人的体力，而现代计算
机的出现则延伸了人的脑力。”

吴文俊先生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之
一。1988 年 12 月，国际“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杂志”第 37 卷出版几何推理专辑，
所发表的文章很大程度上是由吴先生的开创性
工作引发的，代表了当时几何定理自动证明的
最高研究水平，其中有三篇国外学者的文章专
门介绍了“吴方法”的原理和应用成果。

在这之后的一个夏日，图灵奖得主、有着
“人工智能之父”称号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约
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特意造访吴先生，
在其中关村的宿舍，交流他们对人工智能发展
前景的看法。

在人工智能尚未引发如火如荼的热潮之
时，吴先生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人工智
能行业的未来发展打 Call。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长余有成回忆
道，2009 年 1月 19 日上午，他和多位 AI 方面
的学者一起拜访吴先生，当面介绍了申请设立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的想法，以激励
广大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的情况。当时吴先

生就说，“设立这个奖项并不是要为个人树碑立
传，要通过设奖和评奖引导我国广大人工智能科
学技术工作者，具有明确的创新方向和建立有力
的创新激励”。

此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起设立的该奖项
获科技部核准批复。“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吴先生
时，他感慨道，这要感谢党和政府对发展人工智能
的重视。”余有成说。

如今，经过多年发展，“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
技术奖”表彰奖励的范围已从前沿基础研究成果
和重大技术突破开始向金融、教育、服务、工业、军
事及社会治理等科学、应用领域辐射，在社会各界
拥有广泛盛誉和影响力，继承了吴文俊对中国人
工智能未来的期望与寄托。

曾任两届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发展中
世界工程技术科学院院士的钟义信向记者说了
这样一则小故事：当时，自己希望在国际学术大
会上提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对 AI 行业 50 年的
总结和报告。吴先生说，很好，“机制”应当比“结
构、功能、行为”更击中人工智能的要害，“我们的
人工智能的研究不要总是跟着别人跑，一定要走
出新的路子！50 年是一个关口，应当有新的认识
和新的规划。”

2016 年 2月 13 日，余有成再次到吴先生家
中拜年。那时已 97 岁高龄的他仍然精神矍铄，手
扶木质拐杖，神采奕奕，脸上洋溢着他一惯常有的
质朴和纯真的笑容。

临别之际，吴先生欣然题词：“发展人工智能，
引领时代前沿”，寄语我国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的科
技工作者，不能走外国人的老路子，要在原创科学
及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突破，在智能科学技术应
用领域全面发展。 （下转 7 版）

徐中玉先生在书房。华东师范大学供图

▲吴文俊院士（2014 年 5 月 15 日摄）。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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